
70

政党政治和理论思潮
Party Politics and Theoretical Thoughts

南非政党格局变迁与民族团结政府执政前景
沈晓雷

【内容提要】2024 年 5 月，南非举行新一届国民议会和省级议会选举。非国大在国民议会选举中所得席位不到

半数，失去单独执政资格，被迫与民主联盟和因卡塔自由党等组建民族团结政府。南非政党格局由此发生重大变化，

从非国大一党单独执政向多党联合执政转变。南非政治发展呈现执政联盟与“进步党团”反对党联盟并立态势，且

政党碎片化问题愈发凸显。非国大得票率大幅下滑是其党内纷争、腐败问题、经济社会治理效能下降等因素共同导

致的结果。民族团结政府的建立为南非解决经济社会问题提供了契机，但其执政前景仍面临政权稳定性、施政协调

和治理效能等方面的挑战。

【关键词】南非政党  非国大  民主联盟  民族团结政府

2024 年 5 月 29 日，南非举行结束种族隔离制度

后的第七次大选，选举新一届国民议会（议会下院）和

省级议会。根据南非选举委员会 6月 2日公布的选举结

果，执政党非洲人国民大会（简称“非国大”）遭遇重

大失利，在国民议会选举中仅获得 159个席位，因席位

未过半而失去单独执政资格。非国大联合民主联盟、因

卡塔自由党等政党组建民族团结政府，西里尔·拉马福

萨再次当选总统。2024 年大选导致南非政党格局发生

重大变化，从非国大“一党主导”向执政联盟与“进步

党团”（Progressive Caucus）反对党联盟并立转型。

民族团结政府虽凭借在国民议会三分之二以上的席位掌

控南非政治局势，但其未来执政仍将面临多重挑战。

南非政党格局发生重大变化

南非实行议会制，议会由两院构成，分别为国民议

会和全国省级事务委员会，其中国民议会为国家权力中

枢。国民议会共 400 个席位，每 5 年选举一次，实行

比例代表制，其中 200个席位根据全国选举结果按得票

比例分配，另外 200个席位根据省级选举结果按得票比

例分配，每省席位数量不等，其中最多的豪登省有 48个，

最少的北开普省仅有 5个。这一选举制度决定了南非选

民在国民议会选举中需要投两张选票，一张为全国选票，

另一张为省级选票。各党获选议员数量由全国选举和省

级选举得票率决定，国家政权归属则由国民议会席位决

定，即由国民议会席位超过半数的政党或政党联盟负责

组建政府。[1]

2024 年 5 月 29 日，南非同时举行国民议会和省

级议会选举。选举结果显示，国民议会全国选举方面，

非国大以 40.18% 的得票率排名第一，接下来依次是

民主联盟的 21.81%、民族之矛党的 14.58% 和经济

自由斗士党的 9.52%。国民议会席位分配方面，非国

大获得 159 席，民主联盟获得 87席，民族之矛党获得

58席，经济自由斗士党获得 39席。省级议会选举方面，

非国大在东开普省、自由州省、姆普马兰加省、林波波

省和西北省得票率超过 50%，在豪登省和北开普省分别

以 34.76% 和 49.34% 的得票率居于首位，民主联盟

在西开普省的得票率达到 55.30%，民族之矛党在夸祖

鲁纳塔尔省以 45.35% 居于首位。[2] 此次大选可谓新

南非 1994 年成立以来竞争最激烈的一次，选举结果显

示南非政党格局发生重大变化。

第一，从非国大一党单独执政向多党联合执政转

变。新南非成立初期，曾经历过短暂的非国大、国民党

与因卡塔自由党民族团结政府联合执政时期。在 199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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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第二次大选中，非国大以 266个国民议会席位获得单

独执政权，南非自此进入非国大一党单独执政时代直至

2024 年大选。

在 2024 年大选中，非国大因席位未过半而失去单

独执政权。6 月 6日，经非国大内部磋商，拉马福萨宣

布拟组建民族团结政府，邀请其他政党共同治理。6 月

14日，非国大与民主联盟签署《2024 年民族团结政府

意向声明》，就共同组建民族团结政府达成一致。在同

日举行的南非新一届国民议会首次会议上，拉马福萨以

283 票再次当选总统，来自非国大的托科·迪迪扎当选

议长，来自民主联盟的安内莉·洛特里特当选副议长。

截至 6月 24日，共有 10个政党加入民族团结政府。[3]

民族团结政府的成立标志着南非执政格局发生重大

变迁，即从非国大一党单独执政时代进入多党联合执政

时代。正如拉马福萨在 6月 19日的就职演说中所指出，

“此次大选后没有一个政党能够独自执政和独自立法”，

“民族团结政府的成立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时刻，是

一个新时代的开始”。[4] 民主联盟主席约翰逊·斯汀霍

森也表示：“我们之前穿的都是各自政党的 T 恤衫，现

在我们的 T恤衫需要在前面印上南非国旗，后面才能印

党的标志。”[5]

第二，从非国大一党主导向两大政党联盟并立转变。

从 1994 年新南非成立到 2019 年，南非共举行 6次国

民议会选举，非国大每次均以超过半数的得票率获胜，

确立了在南非政党格局中的主导党地位。在主导党体制

下，非国大一直作为执政党长期单独执政，其他政党只

能作为反对党来争取更多选票，且在 2014 年和 2019

年两次大选中，反对党选票主要被民主联盟和经济自由

斗士党获得。这一局面在 2024 年大选后被彻底打破。

首先，非国大已基本失去主导党地位。非国大主

导党地位在 1997—2007 年得到巩固和延续后，自

2008 年以来呈逐步弱化态势，[6] 这突出表现为其在

2004 年国民议会全国选举中得票率达到历史最高的

69.69%后，自 2009 年开始逐步下滑，于 2019 年降

至 57.5%。2024 年大选进一步导致非国大基本丧失主

导党地位。一方面，非国大在国民议会全国选举中得票

率骤降至 40.18%，与 2019 年相比下降了 17.32%，

不但创历次选举下降幅度之最，还因此失去单独执政资

格。另一方面，从省级议会选举的得票率来看，非国大

在全部 9个省均呈下降态势，并由此导致其失去在豪登

省、夸祖鲁纳塔尔省和北开普省的单独执政资格。

其次，反对党格局出现重大分化。2024年大选之前，

反对党主要由民主联盟和经济自由斗士党主导。2024

年大选后，南非反对党力量格局出现重大调整。一是民

主联盟以南非第二大党身份加入民族团结政府，并成为

执政联盟的第二大党。二是民族之矛党凭借 58 个国民

议会席位一跃成为第三大党和最大反对党。三是经济自

由斗士党因民族之矛党的崛起而沦为第四大党，但仍是

第二大反对党。四是因卡塔自由党和爱国联盟等小党完

成从反对党到执政联盟成员党的身份转变。

最后，南非已形成两大政党联盟并立的局面。2024

年大选后，经济自由斗士党谋求与非国大建立没有民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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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年6月2日，南非独立选举委员会在
全国计票中心公布南非大选结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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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盟参加的联合政府但未获成功，由此联合非洲转型运

动等左翼政党组建“进步党团”联盟。6月 16日，民族

之矛党加入“进步党团”联盟，该联盟随之成为南非最

大的反对派联盟，在国民议会拥有约30%的席位。[7]“进

步党团”联盟的建立，标志着南非政党格局由非国大一

党主导，正式转变为执政联盟与“进步党团”两大政党

联盟并立。

第三，南非政党格局碎片化问题愈发凸显。新南非

成立以来，政党数量不断增加，据南非选举委员会统计，

南非目前共有 1743 个注册政党。政党数量众多必然引

发政党碎片化问题，这在 2024 年大选中尤为突出。

一方面，参选政党数量创历史新高。2024 年大选

共有 70个政党和 11名独立候选人参加，其中有 52个

政党参加国民议会全国选举，创下新南非成立以来历次

国民议会全国选举之最。

另一方面，从国民议会和省议会选举结果看，政

党力量分布变得更加分散。就国民议会全国选举得票情

况来看，排名前四的政党共获得 86.09% 的选票，其

余 13.91% 的选票由其他 48 个政党获得；与之相比，

2019 年排名前四的政党共获得 92.45%的选票，其他

44个政党仅获得7.55%的选票。就国民议会席位来看，

共有 18 个政党获得席位，其中不到 10 个席位的政党

有 13个；与之相比，2019 年只有 14个政党获得席位，

不足 10个席位的政党只有 9个。

在 2024 年省级议会选举中，非国大在豪登省、北

开普省和夸祖鲁纳塔尔省得票率首次跌破 50%，由此

导致这三个省选票呈更加分散的状态，其中豪登省最

为严重，该省排名前四的政党非国大、民主联盟、经

济自由斗士党和民族之矛党得票率分别为 34.76%、

27.44%、12.92% 和 9.79%，没有一个超过 40%。

此外，民族之矛党虽在夸祖鲁纳塔尔省以 45.35%的得

票率居于首位，但在与经济自由斗士党组建联合政府时

败给因卡塔自由党、非国大、民主联盟和国民自由党组

建的政党联盟。

2024年6月14日，南非开普敦，南非
执政党非国大主席、现任总统拉马福
萨在新一届国民议会首次会议上再次
当选南非总统，获得连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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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国大得票率大幅下滑的原因

非国大自 2008 年以来呈衰退态势，得票率不断下

滑，国民议会席位跌至 159个，丧失单独执政资格，是

各种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。

第一，非国大内部纷争导致选票分流。自前总统姆

贝基执政后期开始，非国大内部便派系斗争不断，发生

三次重大分裂事件。第一次是 2007 年 12 月时任副总

统祖马在非国大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党主席后，时任总

统姆贝基被非国大党中央召回并被迫于 2008 年 9 月

辞去总统职务，随后支持姆贝基的党员退出非国大并于

当年 12 月组建人民大会党。第二次是 2012 年 4 月非

国大青年联盟主席马莱马被开除党籍后，携同支持者在

2013 年 7 月组建经济自由斗士党。[8] 第三次是 2018

年祖马与拉马福萨在完成权力交接后，非国大内部争斗

持续不断，甚至在 2021 年 7月因祖马被捕入狱引发大

规模骚乱事件。2023 年 12 月，亚布拉尼·库马洛创

建民族之矛党并邀请祖马担任领导人，民族之矛党将夸

祖鲁纳塔尔省作为根据地，并成为祖马支持者的政治家

园。

这三个政党建立后，均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非国

大的选民基础，给非国大带来严峻挑战。人民大会党在

2009 年国民议会全国选举中获得 7.42% 的选票和 30

个席位，成为当时的第三大党，但此后表现不佳并逐步

式微。经济自由斗士党在 2014 年国民议会全国选举中

以 6.35% 得票率位列第三，在 2019 年得票率进一步

跃升至 10.80%，在 2024 年虽下滑至 9.52%，但仍

是南非最大的反对党之一。民族之矛党建立后不久便参

加 2024 年大选，并在国民议会全国选举中以 14.58%

的得票率成为南非第三大党。客观来说，经济自由斗士

党和民族之矛党都是非国大自己制造的竞争对手，如果

没有这两个政党分流选票，尤其是民族之矛党在夸祖鲁

纳塔尔省抢走近 45% 的选票，非国大在 2024 年国民

议会全国选举中得票率也不会下滑至 40.18%。

第二，腐败问题导致非国大形象受损。对非国大而

言，内部腐败问题已成为损害形象、破坏公信力和腐蚀

执政根基的重大痼疾。祖马执政时期，印度裔富商古普

塔家族所引发的“国家俘获”（State Capture）牵涉

诸多高级官员、商界精英。2017 年 5 月，时任副总统

拉马福萨指出“国家俘获”已严重腐蚀非国大，必须在

其完全吞噬非国大之前加以遏止。2022 年下半年，拉

马福萨本人也深陷“农场门”腐败丑闻。2024 年 4月，

南非国民会议长、非国大议员马皮萨 -恩卡库拉因涉腐

败案而被迫辞职。

腐败问题导致民众对非国大的信任度和期望值一降

再降，反对党更是借腐败问题不断对非国大进行攻击。

祖马担任总统期间，民主联盟和经济自由斗士党曾先后

8次向国民议会提交针对他的不信任案。“农场门”腐败

丑闻爆发后，民主联盟领导人约翰逊·斯汀霍森又借此

呼吁对拉马福萨发起弹劾并提前举行大选。虽然这些动

议最终都没有成功，但非国大形象还是受到严重影响。

2024 年大选期间，反对党不断借腐败问题攻击非国大，

如民主联盟在竞选宣言中称，非国大在执政 30 年后，

已经通过任人唯亲、腐败和犯罪等行为严重破坏了国家

机构，导致许多城镇陷入死寂，诱发严重的不平等与失

业危机。[9] 正是在反对党的不断宣传与攻击下，非国大

被贴上了“腐败政党”的标签，许多民众认为只有非国

大下台才能解决南非的腐败问题。[10]

第三，经济社会问题引发民众不满。新南非成立后，

经历了一段经济高速发展期，2004—2007 年，南非

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 4.5%。2008 年以来，受国际金

融危机和非国大治理不佳等因素影响，南非经济增速

大幅下滑，由此引发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，其中最为

突出和影响最大的是高失业率、高贫困率和严重的不

平等问题。

就失业率而言，根据南非统计局数据，南非失业率

自 2020 年以来一直在 30% 以上，其中 2021 年第四

季度达到最高点 35.3%，到 2024 年第一季度仍高达

32.9%。年轻人失业情况更加严重，以 2024 年第一季

度为例，25—34 岁群体失业率为 40.7%，15—24 岁

群体更是高达 59.7%。[11] 就贫困率而言，根据世界银

行统计数据，南非 2023 年贫困率高达 62.7%，生活

在国际贫困线（每人每天支出低于 2.15 美元）以下人

口占比 21.5%，[12] 这也意味着在南非 6200 万人口中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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约有1333万人处于极端贫困状态。就不平等问题而言，

世界银行 2022 年 3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，南非是世

界上最不平等的国家，在 164个上榜的国家和地区中排

名第一。南非 10%的人口掌握了 80%以上的财富，基

尼系数高达 0.76。[13]

此外，相关调查还发现，失业、贫困与不平等问题，

在不同肤色尤其是黑人群体与白人群体之间依然具有很

大差异。南非统计局数据表明，2024 年第一季度，黑

人群体失业率为 36.9%，有色人群体为 23%，白人群

体则仅为 9.2%。南非人权委员会在 2018 年调查发现，

黑人群体有64%处于贫困状态，白人群体则仅有1%。[14]

黑人群体与白人群体的差异性还反映在他们的工资水平

上，2022 年白人群体月均工资为 2.1 万兰特，黑人群

体只有 4684 兰特，二者相差近 3.5 倍。[15]

高失业率、高贫困率和严重的不平等问题确实已经

成为南非民众，尤其是黑人年轻群体和底层民众对非国

大执政不满的重要诱因，并为民主联盟和经济自由斗士

党等政党抨击非国大执政能力和争取群体支持提供了有

利契机。无论在经济大省豪登省，还是在经济发展水平

较差的林波波省、西北省、自由州省和姆普马兰加省，

非国大得票率下滑态势都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。

除上述问题外，影响非国大支持率大幅下滑的因素

还包括犯罪问题高发、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尤其是电力供

应严重不足，以及土地改革进程缓慢和外来移民大量涌

入频繁引发排外事件等。南非正义与和解中心 2021 年

发布的报告显示，正是受到这些问题的影响，南非只有

36%的受访者对非国大执政抱有信心，对其缺乏信心的

受访者则高达 46%。许多民众希望通过选举来改变南非

政坛格局，或至少迫使非国大与其他政党组建联合政府，

以此推动其提高执政水平和改善国家治理能力。[16] 非

国大政府在 2024 年大选前夕为了获取更多选民支持而

采取签署《国民健康保险法案》和保持电力充足供应等

措施，但最终成效不佳，原因在于其长期执政不佳和治

理不善，很难使民众相信其未来有足够能力根本改变当

前经济社会发展的困境，而民主联盟等政党则抓住了这

一点，提出创造就业、结束电荒和水荒、降低犯罪率和

贫困率等口号，从而获取大量选民的支持。[17]

民族团结政府执政前景

在 6 月 19 日的就职演说中，拉马福萨对民族团结

政府的执政前景较为乐观，他郑重表示，各党将在民族

团结政府内携手合作，共同解决南非当前面临的严重问

题，推动经济增长、创造更好的就业环境、建立更安全

的社区和为人民服务的政府，推进根本性与持久性的变

革计划。拉马福萨的讲话为民族团结政府未来五年的执

政方向奠定了基调。以非国大为首的执政联盟在国民议

会中共拥有287个席位，占400个席位的三分之二以上，

因此有足够权力实现执政目标。尽管如此，民族团结政

府未来执政仍将面临多重挑战，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

面。

一是民族团结政府的稳定性问题。早在建立民族团

结政府之前，非国大与民主联盟便在地方层面组建过联

合政府，但因财政预算和人事安排等方面的矛盾而一直

处于不稳定的状态。联合执政后，如何更好地吸取地方

联合执政教训，顺利解决各政党在内阁中的权力分配问

题、中央政府财政预算和各党负责部门之间的关系，从

而有效保障政权的稳定性，将是民族团结政府面临的第

一个重大挑战。6 月 30 日，拉马福萨宣布新一届内阁

成员名单，在 33 名内阁成员中，非国大有 23 名，民

主联盟有 6名，新自由阵线、因卡塔自由党、爱国联盟

和“好党”各 1名。为确定新一届内阁成员名单，非国

大与民主联盟等政党进行多轮谈判，这充分说明民族团

结政府未来在协调各政党关系，尽最大可能保持政权稳

定性方面，还需付出更多努力。

二是民族团结政府的施政协调问题。执政联盟各政

党之间无论在意识形态方面，还是在政策主张等方面均

存在一定的矛盾与分歧，而第一大党非国大和第二大党

民主联盟之间的矛盾与分歧最大。从政治光谱的左右两

端来看，非国大处于中间偏左，民主联盟处于中间偏右，

非国大在单独执政期间，民主联盟对其在国有企业改革、

黑人经济赋权、国民健康保险和对外交往等方面的政策

存在颇多批评。除此之外，其他政党在选民基础、政治

立场和政策主张等方面也存在一定差异，如因卡塔自由

党主要代表的是夸祖鲁纳塔尔省祖鲁人的利益，社会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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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政策主张相对比较保守；新自由阵线政治立场偏右，

联合民主运动政治立场偏左；“好党”的选民基础为西

开普省的有色人群体等。如何有效调解各政党尤其是两

大主要政党之间的矛盾与分歧，确保施政的连续性与协

调性，是民族团结政府顺利运转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。

三是民族团结政府的治理效能问题。南非当前面临

经济增长低迷、高失业率、高贫困率、高犯罪率，以及

电力和供水等社会公共服务短缺等一系列严重的经济社

会问题，民族团结政府亟须充分发挥执政联盟各党具备

的优势，切实提升国家治理效能，稳步推进各项经济社

会改革，尽快破解各种经济社会难题。然而，国际货币

基金组织预测南非 2024 年和 2025 年经济增幅分别仅

为 0.9% 和 1.2%，短期内仍然很难摆脱经济增长低迷

的困境。[18] 如果无法尽快实现经济快速增长，高失业率、

高贫困率等经济社会问题将难以得到有效解决，民族团

结政府的执政效能将面临重大挑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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